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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尋父親的身影

—當 天 使 穿著 黑 衣 出現

自由時報記者 ◎ 王昱婷

「大多數的我們是以擁有的東西和他人的看法，來判定自

己的價值。因此我們沒有那樣的勇氣，能在失去所有的

財產、權利、親人跟朋友之後，還能站得筆直，宣

告自己仍是以前的自己。」（頁204）

《當天使穿著黑衣出現》的原名是 T h e

Outsider: A Journey into My Father's Struggle with

M a d n e s s。作者 Nathaniel Lachenmeyer 在自己的父親

離開十多年之後，被一位陌生警察通知父親去世的

消息。他的父親罹患精神分裂症，與母親離異十多

年，而獨自生活。但他沒有想到的是，他的父親有長

達 10 年的時間是位遊民。一如1978 年，他 9 歲的時候，在

曼哈頓街頭，與父親牽手逛街時，所遇到的令他害怕的遊民一樣。

一個外人，這是作者為父親所下的註解，在自己虛妄的世界中，在我們所在的世界之外。

即使這位父親是位社會學者，終其一生都在探討群體的意義。

1995 年 1 月，作者的父親，查爾斯．拉胥梅耶死於心臟病，在一棟公寓內，孤獨的死去。

此後，作者開始長達兩年的追尋之旅，從父親生前最後駐足的地方，去重繪他的生命地圖，也

是在建構父子之間空白的十多年情感，追憶自己與父親不及完成的夢想，還有自己曾經背棄父

親的反省。

本書原文書名比翻譯書名更能表達書中所要展現的意旨。或許書中寫了許多關於精神分裂

症患者在醫療及復健方式的探索，並讓作者得以本書獲得2000 年，由費城精神健康協會頒發的

和平鐘獎，表彰對於精神疾病患者及家人意義重大而深遠的貢獻。然而在我看來，重新複製一

趟父親的行走之處，並且重現父親對抗疾病的過程，是作者對自我的救贖。這本書，與其說是

描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虛擬瘋狂世界的掙扎，還不如說是為人子者，一路追尋父親的足跡，為

父親所寫的歷史。而令人動容的，也就在此處。

故事要從 1 9 9 5 年開始說起。Nathaniel Lachenmeyer 從陌生警察處得知自己的父親去世，開

始從過去十多年中，父親寄來的信中試圖去搜尋父親的容顏。在一封1 9 8 6 年，自己 1 7 歲生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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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收到的信中，父親寫道：「我寄了一個包裹給你，裡面是我即將在4月完成的研究成果。我

想這值得多花幾塊錢，買一個有尊嚴的夢想。⋯我已經寄出了1 5 0 份，如果我今年還沒有找到

工作，我會在秋天把這份研究寫成十頁的摘要，連同我的履歷表一起寄出，我今後的策略是，

只為專業期刊撰寫文章，而且我會堅持努力下去。這就是我要送給你的生日禮物。我希望你從

中至少學到一件事：無論環境多麼險惡─我的環境就一直非常險惡─永遠沒有理由放棄，

無論你是寫詩或是追求藝術，或是和我一樣浸淫於高深的學問。」（頁22）

故事就此揭開序幕。Nathaniel 在喪禮上朗讀了這封信。警官從他父親的遺物中發現了大學

的拒絕信，證明了他的父親在寫下這封信的八年後，仍然沒有放棄，即使是在淪為遊民之後。

然而，做兒子的卻早在父親還活著的時候就放棄了他。因此他決定找出事實的真相，要知道，

在父親生命的最後十年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N a t h a n i e l 開始關心遊民，想要跟遊民交談，卻被

拒絕。最後他遇到了蒙面騎士，一位遊民。通常，遊民中，有一定比例的精神病患。而蒙面騎

士相信自己有一天能成為他小時候看到的西部片的人物。蒙面騎士的妻子就是紅衣騎士。

N a t h a n i e l與蒙面騎士熱絡之後，談起了父親的話題，也終於發現兩人有出乎意料的共通點，

「我們都是透過父親與父親的缺席，才界定我們自己的認同」（頁29）

1 9 9 6 年，N a t h a n i e l 來到了佛蒙特州的伯靈頓，也是父親去世的小鎮。跟每一位可能遇過

他父親的人談話，重構父親的影像。之後，他去了父親的故鄉紐約布魯克林灣脊區。在那裡，

探尋父親的童年。

在這趟長達兩年的旅途中，Nathaniel 看到了父親從一位最有前途的社會學者，成為一個不

相信自己有病的精神分裂症病患，在一夜之間，失去妻子、兒子還有一切，甚至成為遊民。但

父親從未放棄。「大多數的我們是以擁有的東西和他人的看法，來判定自己的價值。因此我們

沒有那樣的勇氣，能在失去所有的財產、權利、親人跟朋友之後，還能站得筆直，宣告自己仍

是以前的自己。」（頁 2 0 4）在所謂的正常社會中，有多少人被剝奪了世俗外在的一切後，還能

靠自己的心靈撐到什麼時候？還能挺直身軀，宣告自己依舊沒變？支撐我們的，除了外在的形

式，到底還有什麼？

這社會對精神病患的偏見，N a t h a n i e l 感受特深。因此，「只能強迫自己想想那些溫韾的小

事情：傑森的香煙、艾咪和馬奇的咖啡、還有那個陪在我父親身旁的遊民，只因為我父親顯然

要找人講話。如果這些事情都不能讓我轉換心情，我就想想父親教給我最重要的一課。」（頁

234）

「當我審視自己的生活，以及生活中微不足道的挫折，就會想起父親1986 年 12 月的來信。

當年我 17 歲，他 4 3 歲，信中說道：『無論環境多麼險惡─我的環境就一直非常險惡─永遠沒

有理由放棄』其實，放棄的理由永遠都比堅持下去的理由還要多，但那就是生命的奇蹟。」

（頁 236）

對臺灣的人而言，最熟悉的父親，其實只有背影。是朱自清的。在中學的教科書，當看

到朱自清父親的背影自火車月臺離開時，有多少人的視線為之模糊？我們永遠都只看見父親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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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影，或許父親與子女的關係一向不是被鋪陳於黏膩形式，感情也因而顯得內斂，但是國中生

物學開宗明義說了，子女的基因，一半來自父親，一半來自母親，追尋父親的身影，何嘗不是

在尋找自己的痕跡？

父母親就是自己的鏡子，也是最真實的個人及家族的歷史。口述歷史豐富了歷史學的發展

面向。我們常自問，歷史到底有什麼用？歷史不過就是以往發生的事情。然而，我們卻是從這

個最基本的累積，堆疊出如今的面貌。而每位庶民的生活，都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，透過記

錄，變得更真實而深遠，也豐富了我們當代的心靈。

2003 年 10 月，美國《今日報》更報導了美國口述歷史計畫預計完成20 萬人生命故事的傾

聽與書寫。

報導指出，主辦這項全美口述歷史計畫的機構「故事團」（Story Corps）10 月 2 3 日在紐約

市中央車站開辦全美第一個記錄站，該計畫讓美國老百姓接受親友訪問，記錄其生活點滴。故

事團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口述歷史計畫，主辦單位說，他們最終或可記錄廿萬人的生命

故事。

而報導中也表示，在 2 0 0 4 年秋天之前，故事團將在芝加哥和美國西岸另外開辦幾個記錄

站，該組織的目標是在全美至少成立5 個記錄站，另有幾部機動記錄車遊走鄉鎮村落間，協助

記錄庶民歷史。故事團創辦人伊塞是曾得獎的紀錄片導演，他說：「我們認為庶民故事就跟社

會名流的故事一樣動人。」、「電視上的真人故事都不是真的，你的祖母外婆才是真的，早起

給你端茶倒水的人才是真的⋯⋯他們才是應該接受讚頌的庶民。」

訪談的進行將拍照，訪談結束時，家族將接獲一張記錄光碟，如果訪者及受訪者同意，那

張光碟將複製一份，歸存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的美國民俗中心。這些記錄將不經過編輯刪整，如

果事涉敏感細節，受訪者可拒絕歸存國會圖書館，或設定在其死後才能公諸大眾。

報導中說，來自新澤西州紐瓦克的2 8 歲小學老師泰特邦在曼哈坦記錄站訪問了他8 9 歲的

祖母蘿絲，泰特邦想知道祖母與祖父的關係，但後來人也知道更多事。泰特邦說：「我不知道

她的房子引起這麼多紛爭，我也不知道祖母幼時曾遭性侵害。」他還說，這份記錄協助他補上

他人生中空白的片段。

就像 Nathaniel 在訪問父親生前的輔導員艾格倫時所聽到的：「艾格倫簡單的告訴我，我對

父親有多重要。『只有在這份父子關係中，他才能感受到希望，才覺得自己和其他人有關聯。

我覺得，要是你們兩個不再保持聯絡，等於是切斷了他最後一線牽掛』。我要求他再說一次，

原因並不是沒聽清楚，或沒有聽懂，而是要讓這些話烙印在我的心中。如此一來，當我回到曼

哈頓的公寓中，於腦海中重新組織對話內容時，才不致於輕輕放過。」（頁130）

追尋父親的身影，有父與子超越生死的對話，或許，L a c h e n m e y e r 父子即使面對面溝通，

兩人的心靈也不見得能完全交會。或許，在N a t h a n i e l 窮盡一切所追尋出來的，經過了自己的刪

節。然而，這是一位為人子所盡的責任，送給他的父親。這場口述歷史計畫，當事人缺席，然

而，在綿長的周邊人物的補述中，父子的情感，得以圓滿。


